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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滴滴涕的利弊与存废

是科学和环境关系史上影响最

大、 历时最长的一桩公案。 现
代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正是

从 “拿下” 滴滴涕为揭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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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代价：滴滴涕公案
媒体把滴滴 涕 称 为

“昆虫原子弹”。 盘点科技

成就， 原子能 、 雷达 、 青

霉素和滴滴涕并列为二战

期间的 “四大发明”

滴滴涕的化学名称是双对氯苯

基三氯乙烷， 1874 年由奥地利化

学家蔡德勒在拜耳教授指导下合

成。 此后便束之高阁， 整整尘封了

65 年 。 它神奇的杀虫功效直到

1939 年才被瑞士盖基公司的化学

家穆勒发现。 滴滴涕能作用于昆虫

神经细胞的钠离子通道， 使它 “只

开不关”， 从而无法正常传递电信

号而导致机体死亡。 瑞士政府迫不

及待使用滴滴涕消灭科罗拉多土豆

甲虫， 奇迹般挽救了当年的农业收

成。

作为二战的中立国 ， 瑞士于

1942 年 8 月把滴滴涕的标本和配

方同时提供给交战双方。 纳粹德国

并未予以足够重视， 美国却如获至

宝， 组织大批科学家在佛罗里达州

奥兰多紧急攻关。 1943 年 10 月 1

日， 盟军解放了意大利那不勒斯，

这座城市因纳粹对供水排水系统的

破坏， 正陷于伤寒大流行的灭顶之

灾。 艾森豪威尔将军紧急向华盛顿

求援， 美国辛辛那提盖基公司和杜

邦公司首批生产的 60 吨滴滴涕火

速运达。 1944 年 1 月 ， 那不勒斯

的营房、 街区和 130 万军民普遍接

受滴滴涕喷洒， 竟然一举消灭了传

播伤寒的元凶虱子， 3 个星期内控

制了伤寒流行。 比起 1812 年拿破

仑 50 万大军因伤寒爆发而兵败莫

斯科， 比起一战中仅俄国就有 300

万人命丧伤寒， 滴滴涕写下了人类

历史上首次战胜大规模瘟疫的不朽

篇章。

在南太平洋战场上， 瓜达尔卡

纳尔岛战役中阵亡的美军人数不及

因蚊虫叮咬死于疟疾的人数， 自从

司令部决定增设专门喷洒滴滴涕的

建制后， 美军完全摆脱了疟疾和热

带病的危胁。 此外， 从菲律宾、 缅

甸 、 中国前线到纳粹监狱 、 集中

营， 到处传来滴滴涕的佳音捷报。

丘吉尔在 1944 年 9 月 28 日广播演

讲中说： “杰出的滴滴涕粉经过充

分检验并确认有神奇的效果 。 ”

1948 年， 穆勒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 颁奖词中激情赞颂滴滴

涕是人类的 “天外救星”。 媒体则

把滴滴涕称为 “昆虫原子弹”。 盘

点科技成就， 原子能、 雷达、 青霉

素和滴滴涕并列为二战期间的 “四

大发明”。

由于功能强大、 制造简易、 价

格低廉、 广谱持久、 人畜无害、 储

运方便等优良品质， 滴滴涕在所有

杀虫剂中一枝独秀， 战后达到了辉

煌的巅峰。

疟疾是人类最古老的宿敌 ，

每年祸及 3 亿 ～5 亿人口 ， 夺取

300 万人生命。 南非、 印度、 斯里

兰卡等国使用滴滴涕杀灭蚊子 ，

效果立竿见影 ， 疟疾直线下降 。

意大利 1947?1951 年靠滴滴涕实

现了根除疟疾的 5 年计划 。 联合

国卫生组织也雄心陡起 ， 于 1955

年 5 月正式擂响了全球消灭疟疾

的战鼓 。 而美国的农民则大规模

使用滴滴涕杀灭 300 多种农作物

的害虫 ， 频繁动用飞机对广阔的

田野和森林喷洒 。 1959 年美国滴

滴涕使用量达到峰值 3.6 万吨 ，

平均每人消费半磅之多 。 这种无

节制 、 无忌惮的挥霍和滥用 ， 埋

下了滴滴涕 “其兴也勃 ， 其亡也

忽” 的祸根。

拿这个如日中天的诺

贝尔级化学 “宠儿 ” 开刀

问斩， 骄横的化工界受到

极大震慑， 初创的环保局

也借此树权立威

1962 年 ， 身患乳腺癌的美国

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出版了她历

史性的著作 《寂静的春天》， 揭露

滴滴涕等杀虫剂对野生动物特别是

鸟类的危害 ， 使春天不再莺歌燕

舞。 由于高度的疏水性使滴滴涕存

留在生物脂肪组织中， 并通过食物

链富集到猛禽体内， 造成美国 “国

鸟” 秃鹰等蛋壳变薄和数量减少。

此外还干扰人体内分泌和生育系统

并诱发癌症。 卡森的书首次提出人

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 也暗合了

公众对工业界的长期疑虑和怨愤。

《纽约客》 在当年 6 月接连 3 期提

前刊登了部分章节， 《纽约时报》

称 “寂静的春天变成了喧闹的夏

天”。 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科学顾问

委员会奉命进行调查并支持卡森的

警示 。 《寂静的春天 》 连续荣登

《纽约时报》 畅销书榜首， 有人把

它比作当年 “引发南北战争 ” 的

《汤姆叔叔的小屋》。

1967 年 ， 美国环境保护基金

会宣告成立 。 1970 年 12 月 2 日 ，

美国环境保护局正式挂牌 ， 并于

1972 年 6 月 14 日签署法令， 在美

国禁止使用滴滴涕。 拿这个如日中

天的诺贝尔级化学 “宠儿” 开刀问

斩， 骄横的化工界受到极大震慑，

初创的环保局也借此树权立威。 世

界不少国家群起效尤， 先后制定废

除滴滴涕的法规 。 1995 年 ， 联合

国化学安全机构确定了 12 种 “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 滴滴涕被划入

“肮脏的一打 ” 。 2001 年 5 月 22

日， 152 个国家签署了 《斯德哥尔

摩协议》， 滴滴涕最终沦为环境的

大敌和人类的 “弃儿”。

2006 年 9 月， 联合国世

界卫生组织一改 30 年来对

滴滴涕的否决态度 ， 转而

宣称室内喷洒滴滴涕灭蚊

和驱蚊是防范疟疾的主要

手段。 滴滴涕并没有摘掉

“黑十二类” 的帽子， 但妖

魔化的形象毕竟得到了改

善

但世界对滴滴涕的不平之鸣也

是独一无二的。 《寂静的春天》 出

版后， 饱受 “以人文激情代替科学

依据” 的非议 。 1972 年下令禁止

滴滴涕的美国环保局局长鲁克尔斯

豪斯被指责完全无视科学委员会

125 位专家 9000 多页的考察报告

和法官的判决。 许多研究指出， 几

十年来地球上几十亿人暴露在大剂

量的滴滴涕中 ， 从无一例中毒记

录， 滴滴涕的毒副作用比许多处方

药甚至咖啡还小， 有志愿者连续口

服滴滴涕 2 年仍安然无恙。

而争论的焦点和核心， 是滴滴

涕预防疟疾的独特效用。 20 年中

滴滴涕曾从疟疾猖獗中挽救了 5 亿

生命， 禁止滴滴涕后已被遏制的疟疾

卷土重来， 导致每年至少 100 万人死

亡并造成贫穷国家经济崩溃。 联合国

多位抗疟专家愤而辞职。 《侏罗纪公

园》 作者克莱顿说， “禁止滴滴涕也

许是 20 世纪最大的悲剧”， “杀人比

希特勒还多 ” 。 甚至有批评指出 ，

“环境主义者” 存心 “借蚊杀人”， 阻

止第三世界人口增长。 1999 年 3 月

29 日， 包括 3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

内的 371 位著名疟疾专家、 医生联名

发表公开信， 指出禁止滴滴涕是 “西

方富裕国家的诉求”， “撒哈拉沙漠

以南地区因疟疾造成的 ‘寿命损失

年 ’ 比全世界癌症患者总和还多

70%”， 呼吁尽快请回滴滴涕担当抗

疟大任。 2006 年 9 月， 联合国世界

卫生组织一改 30 年来对滴滴涕的否

决态度， 转而宣称室内喷洒滴滴涕灭

蚊和驱蚊是防范疟疾的主要手段。 滴

滴涕并没有摘掉 “黑十二类 ” 的帽

子 ， 但妖魔化的形象毕竟得到了改

善。 但是， 非洲国家却必须顾忌滴滴

涕的使用会面临西方经济援助减少和

贸易制裁增加。

力主全面禁止滴滴涕的世界野生

动物基金会在徽标上写着， “为子孙

留下一个充满生机的地球”。 非洲抗

疟组织的口号则是 “从疟疾中拯救孩

子”， 如果政策错误， 将使 “千百万

孩子不能活着看到地球”。 世界卫生

组织官员柯奇在回答对重启滴滴涕的

质问时说： “请像拯救环境一样拯救

非洲婴儿。” 时至今日， “环保主义

者” 在和 “人道主义者” 的角力中，

显然并没有占据科学优势和道德高

地。

关于滴滴涕的一波三折和 “马拉

松之争”， 也许能映射出人类社会的

复杂性。 科学的真伪是非本来难以判

定， 再搅进政治、 地缘、 贫富和文化

因素更会成为一团乱麻。 作为 “共戴

一天” 的 “地球村村民”， 却对 “村

务” 的认识如此迥异， 而谁也不能独

善其身和兼济天下。

一项科技成果， 怎样用理性来权

衡利弊和把握平衡？ 诸多环境危机，

怎样让全球能同心共识和同舟共济？

这些问题过去、 现在、 未来都考验着

人类的智慧和操行。 也许只有科学求

实的精神、 以人为本的观念、 天下为

公的情怀， 才能引导我们去寻求有意

义的答案。

滴滴涕可直接用于人体驱虫和消毒

瑞士化学家保罗·穆勒

在非洲， 滴滴涕对防止蚊虫传播

疾病方面功不可没

位于美国缅因州的蕾切尔·卡森

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